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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
务
河

人类的繁衍生息大多在依山傍水之地，依山可就地
取材，傍水可方便汲水，西河—一条由潺潺山泉汇集而成
的大河，河水清澈甘洌，河底铺满了青色的鹅卵石，成群
的游鱼在水草间穿梭往来，晚春时节，河面上飘浮着点点
飘零的山花，一河清流缓缓流过村庄，冲进水磨坊击打在
褐色的水轮上飞琼溅玉，悠长的吱吱呀呀声与燕子呢喃
的软语把乡村的春天一直引向春深处。西河两岸水草丰
茂，成片的沙柳林铺满了整个河道，嗡嗡嘤嘤的蜂蝶在花
香浓郁的丁香、沙柳间流连忘返。成群的野鸭、赤麻鸭在
密密麻麻箭杆一样的毛蜡丛中嬉戏游荡。溯滚滚西河而
上至麻吾峡、玉山，此地山花烂漫、山高林密，索盖、鞭麻、
猫儿刺、云杉、紫果云杉、圆柏、桦树、山杨、青杨、榆、槐，从
山脚绵延覆盖至山头，藏羚羊、白唇鹿、麝、水獭、雪鸡在密
林深处自由穿梭往来。

五六十年代，每年腊月农闲时候，河西乡当车沟几乎
所有的壮劳力都会出动到麻吾峡淤冰砍柴，趁冬日里农
闲进山打柴备下一春一夏的柴火是当务之急，于是一车
车耐烧的索盖、鞭麻、猫儿刺被伐倒，用人力车、马车从麻
吾峡，拉过西河滩、黑城林，最终运到家晾晒干，被截成一
截一截的硬柴，垒得整整齐齐的，码在各家的门前，成为
真正意义上的柴火，也成为这家人是否有壮劳力、是否勤
劳的象征。

一轮明月之下，一队队人力车，一个个魁梧的身影拉
着满满一车柴，在寒冬腊月漆黑的盘山道上蹒跚而行，成
为一代人记忆深处一帧永远值得怀念的木版画。只是柴
越砍越远，索盖、鞭麻、猫儿刺已日渐绝迹，但那一把把闪
着寒光近似疯狂的利斧却怎么也停不下来，开始向那些
树身长满苔藓，树根冒着汩汩山泉的百年老树砍去，一棵
棵擎天华盖般的老树呼啸着一头栽倒在那一方给养它长
成参天大树的沃土上，被分段肢解，惊心动魄的伐木声，
使鸟惊兽遁。一座山，一面坡，又一座山，又一面坡，绵延
几十里的秀美山岭最终被砍伐殆尽剃了光头，山泉开始
干枯，山型也日渐消瘦，原本可以一日往返一趟拉回一车
柴，到最后是两三天才能赶一个来回，但为了一家老小的
温饱，再远的路也得跑，再伟岸的树也得砍，再大的苦也
得受，当门前的柴堆渐渐堆成一个小山包时，数九寒天赤
脚涉河鹅卵石冻在脚心的沁骨之痛就不再是苦，至今父
亲每每提及此事，眼中依旧流露着无限的自豪感。

而今从加莫台至麻吾峡，新街玉山已然贫瘠，山风刮
过，山体剥落成层层危崖，形成一个个千姿百态的独特造
型，像蘑菇、耸猴，像鬼面、利剑，经年的雨水冲刷，造就千
壑万沟纵横交错的水蚀面貌，那是岁月留下的斑斑伤

痕。沿蜿蜒的山路而去，在一些山洼处依稀可见当年砍
伐后留下的巨大树桩，盘卧在白土地表上，任凭风吹雨
打，行将烟消云散，像埋在地下的一册册残卷，在山风吹
蚀下正层层打开，那是一本本书中绝版，散发着日月精华
之气，流淌着“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古典气息，而
今它即将消亡，又怎能不让人扼腕叹息。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全国大搞植树造林时期，为解
决水土流失问题，父辈们也曾在东西山上试着植树绿化，
遍栽沙 柳、黑刺、沙枣等耐旱树种，只是最终皆以失败告
终，老人们说西山当初砍伐过重，以致伤及土脉、水脉，从
此将寸草不生。当年砍伐严重的一天深夜，有人看见一
只浑身闪闪发光的金色小鹿跑出丛林，一溜烟往坎布拉
方向去了，自此西山一带泉眼绝迹。传说已渐渐被人们
遗忘，只是每年雨季，凄风苦雨将山体刻画的更深，浊浪
滚滚顺流而下，渐渐裸露出山中的一些矿物来，有白色块
状的石膏石、闪着金属光泽的黑云母、千奇百怪的弥弥
石。春去秋来，花开花落，山依旧日日剥落，渐渐已没有
几个人知道那曾经是一座绵延数百里，郁郁葱葱、古木参
天的山。

没有任何一件事可大过人的温饱，竭泽而渔的做法
是被那个特定年代生活所迫，那不是任何一个人所能左
右的。二十年后，父亲作为一名学校领导，积极响应国家

“植树造林 绿化祖国”的号召，每年春天带领全校师生，
扛着铁锹、刨镢、钢钎，汇入全县浩浩荡荡的植树大军，徒
步几十公里到遍布砾石的西河滩起垄、掏坑。锋利的刨
镢、钢钎击打在坚硬的砾石层火星四溅，没有遮蔽的石头
滩在炙热阳光下热气腾腾，散发着海市蜃楼般的迷幻。
一锹锹抠出一块石头，又撬出一块石头，一个树坑又一个
树坑，锋利的刨镢、钢钎在不觉间一日日开始磨钝、变秃，
一双双稚嫩的小手开始布满水泡。临近中午就地三石垒
一灶，烧一壶开水就着随身携带的几个馒头或一盒凉面，
就是一顿午餐，半个月下来，全校师生个个被烈日暴晒得
嘴唇起皮结痂，肤色黝黑发亮。一天天、一年年，百里砾
石滩渐渐开始一点点泛绿，披上绿装，而今“拉羊皮不沾
草”的环境已彻底得到改观，家乡已被几条大的防护林带
覆盖，瓜果飘香、沃野千里。月明星稀之夜，闭目聆听，林
涛阵阵，让人恍然有卧躺在绿色波涛之上的沉醉之感。
西河滩茂密的成片沙柳林中，成群结队的五彩山雉在林
间小路出没，潺潺西河水又开始碧波滚滚，家乡的森林覆
盖率已达到全境面积的 34%，成为山清水秀的理想家
园。昔日那只绝尘而去的金色小鹿想必已悄然回归，徜
徉在密林深处了吧。

一路西行
走进德令哈
戈壁滩只剩下寂静

酣睡的戈壁滩
追逐梦想的戈壁滩
诗人的眷恋
犹如你荒凉的城
刺痛你一生一世的浪漫

今夜在戈壁滩
回望情人湖畔的孤影
思绪像托素湖的浪花一样澎湃
又如柯鲁克湖的芦苇荡漾
在转弯处
成就最好的自己
然后遇见你
让戈壁滩上的孤影走向远方

今夜，我在戈壁滩
撇开荒凉
想海子和他的姐姐
用诗歌点燃沉封的激情

东方微明，窗帷渐亮
我的心在还在茫茫的宇宙飞翔
灵魂随着希望在寻找一棵梧桐安放
在前进的道路上
梦的脚步从来没有停留

信念在心底生根，希望在土里生长，
爱的阳光最先到达这片充满希望的地方
春风吹拂着箭都大地上的每一个角落
灵山秀水、绿草如茵、百花绽放，
到处散发着春日醉人的芳香

没有理由，也没有原因，
任何一个爱美的人不得不爱这片土地
她是那样的热情奔放啊，时刻散发着青春的活力
脚下的土壤那样厚实呵，前方的道路如此宽广
天空中总是闪耀着明媚的阳光

我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
不是因为这里的景色多么美丽
也不是因为这里的气候多么宜人
而是因为清澈的母亲河每天在我的身边缓缓流过
我们在这浸透爱的田野里的收获了太多的幸福和快乐

风一直刮。昨天和前天没有区别，今天和昨天没有
区别。我耐着性子听它们叫嚣，并不烦躁。在这之前，
高原的风在山路上低头走过，或在黑夜敲窗，总带些愧
疚的模样，仿佛不是它自己要来搅扰我们，而是被胁
迫。如果在夏季，风也会轻盈得仿佛在吹口哨，吹过长
满柽柳和沙棘的河谷。那时，狼毒花正在满地打滚，蜜
蜂大的蓝蝴蝶飞过头花杜鹃，龙胆小而小的紫色花瓣满
山坡铺开。然而这几日的风迥然不同。

它们总是在午后叫嚣起来，卷起尘土，扑向刚才还
在阳光中发亮的细长街道，以及低矮建筑。它们几乎从
四面刮来，没有方向，仿佛来不及预定下一步要突破的
缺口，心思混乱，仓促、莽撞，并在自己的世界里自暴自
弃。它剖开自己的肢体，将它们摔在窗户、门楣、信号塔
和行人不耐烦的脊背。它同时刮过青杨枝、瓦楞间的衰
草和行人的身体。仰头，我看见蓝色的天空，几片云，以
及一些渺渺淡烟，这已经是春季的天空。这样的天，以
及这样的风，这样不搭调，仿佛天空依季节前行，大地倒
在后退。而这些风，似乎更有了决意毁坏的心，有了一
去不回的决绝。并且是凌厉的，一去不回，再不顾盼，再
无留恋。带走愿意带走的，留下你们不愿看见的，让你

们在浑黄的沙尘里，死心塌地。
在以前，那该是多久之前，一个夜晚，又一个夜晚，

风穿过云杉林，以及白桦枝杪，风在那里弄出的声响，仿
佛河水哗哗流淌。那时，雕鸮在断崖上啼叫，山下的犬
吠一声比一声遥远，我坐在木屋里，守着油灯。爷爷说：
一个年轻猎人决定和棕熊比高低，熊走过来，遇到大柏
树，“啪”一掌，挖去柏树一大片，猎人见了，将手朝另一
棵柏树拍过去，也是“啪”一声，树没动，手掌生疼，于是
猎人放弃决斗，仓皇逃遁。我笑，以为爷爷就是那个年
轻的猎人，但是木屋的门板被什么拍得啪啪响。该不会
是棕熊吧，爷爷说，那是春天的风。

此时，在古旧的宋词，或者南方，一定是“花露重，草
烟低”吧。“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
梅，日长蝴蝶飞。”宝马香车，雕鞍绣辔。才是骏足随花，
忽而画堂燕归。

但在这青藏高原，我听不见燕在梁间呢喃，看不见
一树一树花开，甚至难见一丝拂人的绿意。清晨云飞成
鸟的模样，午后又被狂风推至山峦。傍晚我推窗时只看
见天上弯月，挑在依旧枯瘦的青杨枝上，仿佛正在等待
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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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念鸿

我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我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
◇ 祁永忠

今夜我在戈壁滩今夜我在戈壁滩
◇ 韩国明


